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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白昼浮华褪去，星
子满天，夏夜便降临在城
市的大街小巷。这时，街
道 在 路 灯 的 掩 映 下 交 错
延 伸 ，路 上 有 辛 劳 一 天 、
骑着单车下班的路人，有
背着书包、三五结队下课
的学生，有嬉笑玩耍的孩
童，还有那路边充满烟火
气的小吃摊。不远处，一
个 小 女 孩 指 着 警 车 喊 ：

“警察叔叔！”驾驶警车巡
逻的南宫市公安局十里派
出所辅警刘庆潍和同事聂
世琛听到后，嘴角不禁微
微上扬。

警 车 徐 行 ，红 蓝 闪
烁。刘庆潍和聂世琛奔波
于宾馆、加油站、超市，人
员 登 记 、信 息 核 验 ，面 面
俱 到 ；穿 梭 在 街 头 ，盘 查
往 来 车 辆 、可 疑 人 员 ，消
除隐患、确保平安。

长夜行至过半，此时
城市朦胧静谧。结束了数
小时的勤务，刘庆潍侧身
看向坐在副驾驶上满脸疲
惫 的 聂 世 琛 问 道 ：“ 饿 了
没？”聂世琛还没来得及说
话，肚子里便传来阵阵奏
乐，刘庆潍哈哈一笑拍了
拍聂世琛的肩膀说：“走，
回单位看看李师傅熬的小
米粥还有没有。”

回到所内，两人兴冲
冲地奔向单位食堂。刚掀
开食堂的门帘，那淡淡的
小 米 粥 的 香 气 便 扑 鼻 而
来。刘庆潍与聂世琛相视
一笑，拿起碗将金黄色的
小米粥盛满。

碗 里 冒 着 薄 薄 的 热
气 ，散 发 浓 郁 的 小 米 清
香，舀起一勺便能看到厚
厚 一 层 的 米 油 ，一 入 口 ，
米粒更是颗颗软糯。

“光喝粥够吗？”李师
傅隔着窗户问。

“够了，够了，李师傅
熬 的 小 米 粥 香 得 很 。”刘
庆潍边喝粥边回道。

说话间，李师傅走了
出来，一手托着一盘热气
腾腾的馒头，一手拿着一

个小碗。
“ 只 喝 小 米 粥 不 顶

用。来来来，尝尝我独家
秘制的小咸菜。小米粥搭
配小咸菜，才更有食欲。”

“大晚上的给你添麻
烦了，李师傅。”

“客气啥，快吃吧！”
吃着爽口的萝卜丝，

喝上一大碗热乎乎的小米
粥，顿时整个人充满了干
劲，忘却了一夜的疲劳。

“ 哥 ，再 来 一 块 馒 头
吧。”

刘庆潍看着聂世琛递
过来的半个馒头，笑着摆
了摆手。

看 着 碗 里 翻 腾 的 热
气，刘庆潍讲起了他的童
年。据他讲，小时候的他
一天席地而坐，手里捧着
一碗早已凉透的小米粥，
看着电视剧中的警察英姿
飒爽缉拿嫌犯，忍不住欢
呼雀跃起来，心中也暗暗
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成为一
名人民警察。十五年后的
今 天 ，如 愿 穿 上 警 装 ，他
成为了儿时英雄的模样。

身 在 基 层 ，全 天 待
命，前方不知还有多少个
这 样 的 深 夜 ，“ 但 是 没 关
系，只要想起身后城市的
万家灯火，再忙再累也觉
得值。”刘庆潍坦言。

（作者单位：邢台市
公安局）

□ 王青山

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赫然发现，在
衣柜底部，还放着一把泛黄的蒲扇，望着这
把“古董”蒲扇，儿时回忆缓缓浮上心头，夏
天母亲用这把蒲扇纳凉驱蚊的情景浮现在
眼前。

1976 年的夏天，唐山大地震，我们沧州
盐山这一带处在防震前沿，家家户户为了
防地震在街上搭起简陋的棚子，上面有一
层塑料布，四周用四根木棍将塑料布的四
角 撑 起 ，当 时 就 叫 防 震 棚 。 晚 上 ，我 和 弟
弟、妹妹就睡在防震棚里。

那时，在农村蚊子特别多，天一黑，蚊
子便成群结队地光顾防震棚。吃过晚饭我
们就躺在棚里，月亮慢慢地升起来了，像个
银盘似的挂在天空，看似平静的夜晚，一些
不知名的昆虫叫声，加上天气炎热、蚊叮虫
咬，让我心情烦躁。忙完家务的母亲手持
这把蒲扇坐在我们身旁，不停地扇啊扇啊，
悠悠的凉风驱赶了蚊子，我感到阵阵凉意，
浑身顿时舒爽了不少。蚊子依然一群一群
地飞舞，母亲则使劲地驱赶着蚊虫。我的
心情逐渐由烦躁恢复了平静，直到深夜，蚊
子少了，母亲汗流浃背，也快累倒了。

后来母亲想了个办法，用火柴点着麦
根，上面盖上湿草，就会冒出浓烟，浓烟将
蚊子熏跑。但湿草烧完，烟也就没了，蚊子
就又飞来了。母亲绞尽脑汁，如何保持烟
雾存在时间长些，母亲又想了个办法，白天
用篙子拧成足有五米长的火绳，到了晚上
在防震棚旁边点着，母亲依然不停地扇着，
除了凉快，火绳得风冒出烟雾环绕着我们，
加上母亲讲的那牛郎织女的故事，把我们
带入了梦乡。

那时每天早晨起来，母亲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查看我们几人的身上有无蚊虫叮咬
的疙瘩。如果发现有蚊叮的痕迹，母亲就
十分心疼，第二天，增加火绳的长度，而且
蒲扇不离手，左右手相互替换着不停地扇，
一直到凌晨。当后半夜凉风袭来，蚊子少
了，母亲才得以休息一会。母亲用这把蒲
扇不知疲倦地付出，换来我们整个清凉的
夏天，排除了蚊叮虫咬的烦恼，保证了我们
充足的睡眠。

如今，我们住着宽敞的楼房，空调、电
风扇一应俱全，酷暑的夏天蚊子也少了，再
也不是难挨的日子。舒适、惬意的生活中，
母亲用蒲扇为我们驱蚊送凉的情景深深地
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作者单位：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

我想我是极爱雨的。无论是春
雨的细腻缠绵、夏雨的急促热烈，抑
或 是 秋 雨 的 如 烟 如 雾、冬 雨 的 萧 瑟
肃 杀 。 静 静 地 听 着 雨 声 ，在 任 何 时
间 都 能 有 治 愈 的 本 领 ，让 纷 繁 复 杂
远离。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雨。我喜
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
雨，时而细如牛毛，时而又似银丝，
仿佛每一滴都滴入了我的心田。春
雨 是 如 此 美 好 ，似 雾 非 雾 ，似 线 非
线，似有形又无形。远远望去，蒙蒙
的春雨仿佛飘浮在空中的丝绸。雨
和 雾 不 再 区 分 你 我 ，这 样 的 雨 可 以
让沉睡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

到 了 夏 天 ，炎 热 成 了 主 角 ，这
时，如果能够来一场“及时雨”就再
合 适 不 过 了 。 雨 ，可 以 扫 去 酷 暑 ，
带 来 清 凉 ，哪 怕 只 是 暂 时 的 。 当 风
驰 云 涌 ，当 黑 云 盖 过 了 头 顶 ，狂 风
吹 得 路 边 的 树 木 呼 呼 作 响 ，一 道 闪
电 划 破 了 天 空 的 寂 寞 ，伴 随 着 一 阵

震 耳 欲 聋 的 雷 声 ，瓢 泼 大 雨 从 天 上
倒 了 下 来 ，雨 如 根 根 银 色 的 箭 矢 ，
狂 猛 地 射 向 每 个 角 落 ，充 满 了 激 情
活力。

过 了 立 秋 ，一 场 秋 雨 一 场 寒 。
秋雨霏霏，飘飘洒洒，如雾，如烟，冰
冰凉凉，淋在脸上，就像喝过的薄荷
茶，清爽无比，洗去了人们新领航的
浮躁与喧嚣，轻染上了一抹宁静，是
淡雅的秋的味道。

到了冬天，北方的雨不再是雨，
渐 渐 变 成 雪 花 倾 洒 下 来 ，大 地 一 片
白茫茫，而我却像极了冬眠的动物，
收 起 对 雨 的 思 恋 ，期 待 来 年 的 春 天
能够快点到来。

在 四 季 分 明 的 北 方 ，雨 大 都 会
来得猛烈一些，豆大的雨点，密集的

“水帘”，在风的陪伴下，与树木花草
合 唱 一 首 动 人 心 魄 的 交 响 乐 曲 ，也
让 李 清 照 写 下 了 那 首“ 昨 夜 雨 疏 风
骤”的优美词句。

相 比 之 下 ，我 更 喜 欢 南 方 的 细
雨，温婉细腻，雨水如丝如线，缠缠
绵 绵 。 在 水 乡 乌 镇 ，雨 浸 湿 了 青 石

板路，雨落到乌篷船上，船工摇着橹
桨 ，沿 着 西 市 河 钻 过 一 座 又 一 座 石
拱桥。明清时期砖木结构的民居前
是 碧 绿 的 杨 柳 树 和 香 樟 树 ，青 石 板
路 的 尽 头 走 来 撑 着 油 纸 伞 的 女 子 ，
婀 娜 的 身 姿 让 时 空 在 雨 中 交 织 ，竟
让古镇也失了颜色。在层峦叠翠的
大山里，雨说下就下，更加任性，云
雾缭绕，遮蔽双眼，终将纷飞的细雨
搞混，分不清是雾还是雨。

看 多 了 好 脾 气 的 雨 ，以 为 雨 就
是 这 么 十 全 十 美 ，可 以 随 意 拿 来 抒
怀 和 欣 赏 。 直 至 遇 到 苏 轼 笔 下“ 黑
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的
情景，才感知到，原来，雨还有不轻
易 展 示 的 另 一 面 。 这 一 面 ，是 在 风
的 助 攻 下 的 偏 执 和 疯 狂 ，是 源 于 大
自 然 的 不 可 抗 拒 。 记 得 某 年 夏 天 ，
旅 行 的 城 市 突 然 来 了 台 风 ，狂 风 裹
挟 着 豆 大 的 雨 倾 泻 而 下 ，雨 水 淹 没
了街道，交通瘫痪。那一刻，我对雨
有 了 更 深 的 敬 畏 和 尊 重 。 俗 话 说 ，
千人千面，而雨，也不单单是一样的
雨。

有人说，当雨来的时候，天气阴
郁，温度适中，最适合睡觉。确实如
此 ，没 有 比 听 着 雨 声 入 眠 更 治 愈 的
了 。 对 于 喜 欢 雨 的 我 来 说 ，才 不 想
把 这 么 美 的 时 间 浪 费 在 睡 觉 上 面。
冲 一 杯 喜 欢 喝 的 咖 啡 ，翻 开 一 本 喜
欢 读 的 书 ，坐 在 窗 前 仔 细 辨 别 雨 落
地的声音，或急骤，或轻缓，再看窗
下花草树木在雨中沐浴别有一番韵
味。

我想起了家乡的雨。花圃里的
几 簇 芭 蕉 、月 季 在 雨 的 浇 灌 下 ，浅
绿 、碧 绿 与 大 红 ，翠 的 翠 ，艳 的 艳 。
抬 头 望 天 ，密 集 的 雨 滴 在 屋 檐 汇 集
后落下，雨打着芭蕉，也让旁边的石
榴不得不垂下沉甸甸的头。

这 时 ，厨 房 飘 来 冬 瓜 大 锅 菜 的
香气，擀面杖的声音此起彼伏，大饼
出 了 锅 。 下 雨 的 日 子 ，与 家 人 一 起
品 尝 酥 脆 与 咸 香 ，也 不 失 为 一 种 幸
福与满足。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
港分局）

大柳树生长在我们村村委会东
北角。在我们村里，只要你一说大
柳树，男女老少都知道。自我从记
事起，大柳树就一直在这个位置生
长着。

闲来无事，我曾问过父亲，村里
的大柳树树龄是多少。父亲说：“大
概有六十多年了。”具体是哪年栽种
的、谁人栽种的，父亲也记不清了。

我们村的这棵大柳树，树干长
得着实粗壮。两个成年人手拉手，
才勉强将它抱住。大柳树由于生长
年代久远，加上虫蛀、雨水侵蚀等原
因，在树干的阴面裂开了一条上下
贯通的大口子。树干中间形成了空
心。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影响它
顽强的生命力。它依然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生长着。它皲裂粗糙的
树皮，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它生命历
程中经历的沧桑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屈指算

来，我从十七八岁毛头小伙子离开
家乡到现在的人到中年，一晃三十
七年了。其间，我也会忙里偷闲，时
不时地回到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

记得每年夏季回去的时候，驱
车经过大柳树跟前时，我都会停下
车，驻足观望它。每每此时，我抬头
仰望它硕大无比的树冠，总会为它
那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壮观景象
所叹服。此时此刻，我静静地站在
它的脚下，纵使在三伏天里，也会因
了它郁郁葱葱、密不透光的枝叶，心
中生出丝丝凉意。就连树顶上聒噪
的蝉鸣声，也仿佛变成了美妙动听
的音乐。

大柳树的旁边，是一条东西走
向的乡间路。在我儿时，这条路还
是一条有些许坑凹的土路，是乡亲
们去田地里从事田间劳作的主要道
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夏收
夏种、秋收秋种，父母他们那代人，
需要加班加点地抢收小麦、播种玉
米，就连晚上也不例外。为了不让

父母干农活挨饿，姐姐在家做好饭
菜，盛放在饭罐里，让我给父母送到
田间地头去。那时，由于我的年龄
尚小，还没走到就累了，我就到大柳
树下乘凉歇息片刻。现在想来，我
也算沾了大柳树的光，这也是我和
大柳树有割舍不下的情愫的缘由。

即使现在回去看望父母，若途
中父母打电话，问我“走到哪儿了”，
我都会说“走到大柳树这儿了”。父
母立马明白了，“好好，到家了，到家
了。”

人到了一定年龄，总会有一种
怀旧心理。人生的过往，不管它是
好 是 坏 ，是 顺 境 是 逆 境 ，总 会 留 驻
在 我 们 每 个 人 的 记 忆 深 处 。 村 庄
的 大 柳 树 就 是 我 永 难 泯 灭 的 记
忆。因为它见证了我的童年生活，
也 见 证 了 昔 日 乡 亲 们 恬 淡 、宁 静 、
单纯的日子。同时，它也在无意中
成 了 我 们 村 人 们 心 中 地 理 位 置 的
标志物。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

秋风渐起，暑热渐消。汗淋
淋 的 桑 拿 季 慢 慢 退 去 ，秋 雨 潇
潇 ，逐 散 了 炎 炎 酷 暑 ，给 人 们 送
来了久违的丝丝清凉。

暑蝉鼓噪，秋蝉凄婉。秋风
伴护着秋雨洋洋洒洒地穿越密不
透风的树林，像柔和的波浪一般
安 抚 滋 润 着 变 得 有 些 发 黄 的 草
地，随后又像绘画师手中的画笔
一般酣畅淋漓地在田野中涂鸦着
初秋的意境。风雨中，不时地发
现有些战栗的勉强飞行的秋蝉带
着一声嘶鸣急促地飞出树林，飞
向田野，仿佛在搜索着自己回家
的路。

树林中，片片秋叶安享了风
雨洗礼的碧波，又吐露出清新的
空气，偶尔不经风雨地摇摇摆摆
飘向地面。在柳树的梢头，瑟瑟
的秋蝉有些牵强地抓着柳枝，随
风摆动着，努力地扬起嘹亮的歌
喉，仿佛在慨叹着时光的短暂，又
像是抒发着不尽的依恋。而在其
下方的树干上，偶见一只蝉蜕像
一件天然的工艺品一样在那里苦

苦地守望着，执拗得坚不可摧，又
像一粒黄豆贡献了成长，最终只
剩下一副空空的皮囊。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每到暑
假，老师都要布置一道收集蝉蜕
的勤工俭学的作业，并告诉我们
蝉 蜕 是 一 味 不 可 多 得 的 中 药 。
那 时 候 ，我 每 天 帮 父 母 忙 完 农
活、写完作业，就约上伙伴，三个
一 群 两 个 一 伙 ，在 村 外 的 树 林
里 ，围 着 每 一 棵 树 转 圈 圈 ，上 下
左右地审视树的枝干，生怕遗漏
一只蝉蜕。

时间又转到了这个季节，走
在树林中，看见在柳树树干那褶
皱深陷、棱角分明的角落有一只
蝉蜕，经历完难耐的酷暑，挨过了
一次次风雨交加的侵袭，依然坚
强地屹立着。它那六只弯曲弱小
却尖韧的螯足已深深地嵌入坚实
的树皮，不遗余力地紧紧抓住粗
糙的树的表皮，勾连在一起，与结
实的树干已经俨然一体，就像树
皮上凸出的一个结节，浅黄色的
色调与柳树的枝干也已经浑然一
色。

这只蝉蜕，始终保持着埋首

向上的姿势，那双曾经炯炯的探
照灯似的现在却又空落落的眼睛
始终凝视着这个自己未曾探究的
世界，反射着微弱的光线，因为它
是晚上来到的这个世界，又在晚
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孕育了新
生，默默地奉献了自我，接续了希
望，让新的生命去迎接并高歌第
一个黎明的曙光。

从那对凸出的大眼睛的连接
线 中 点 起 始 ，直 至 尾 部 的 环 节
处 ，蝉 蜕 的 后 背 就 像 敞 开 的 胸
怀，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心扉展
示在世人眼前，边沿就像手术刀
切开的一样齐整，像洞开的两扇
大门一样豁达，不禁令人叹服自
然 界 的 精 巧 与 奇 妙 。 就 在 这 敞
开的促狭间隙，一个崭新的生命
早已振翅远去，去追寻自己的梦
想 ，享 受 自 己 的 幸 福 时 光 ，只 留
下这一具空壳，默默无言地依旧
紧 紧 抓 住 树 干 不 肯 离 去 。 因 为
它 整 个 生 命 周 期 都 在 黑 暗 中 度
过 ，只 是 在 月 光 下 崭 露 头 角 ，而
数 载 生 命 的 历 程 却 始 终 孕 育 飞
天的梦想，最终把孤独与寂寞掩
藏在碧绿丛中，把遗憾空挂在树

的枝干上。
透 过 蝉 蜕 那 敞 亮 的 天 然 切

口，三条清晰可辨的脉络像倒悬
的秋千一样连缀其间，又像是深
深印刻的滑道的痕迹。这是它华
丽转变时留下的遗痕，令人不禁
体味到它重生那一刻的艰辛，生
命重塑时的顽强。切口下方，收
紧切口的是如同腰带一般的环环
相扣而又递次缩小的半圆形环形
构架，就像螺壳一样渐次拧紧了
腰身，直到最终纠结到一个如同
完满的句号一样的尾端。里面已
是空空如也，看样子，蝉就像会缩
骨 法 一 样 已 经 从 切 口 处 全 身 而
出，在这个部位没有留下丝毫的
印痕。

蝉 的 高 光 时 刻 只 有 寥 寥 数
日。暑热退去，它存续于世间的
时光也所剩无几，可即便是在这
简短的余暇，它依然会高悬枝头，
重复着那单一而又余韵悠长的旋
律，仿佛是对无限繁华的顾恋，又
像 是 对 那 孤 独 的 蝉 蜕 的 声 声 慰
藉。

（作者单位：吴桥县公安局）

郝贵君 作
（作者单位：涿鹿县公安交警大队）渔村故事

孙猛 摄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为谁辛苦为谁甜

村里那棵大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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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蒲扇情
□ 孟令伟

□ 郭军红

□ 宋雁龄

□ 陈璐 岳敏


